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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南投人。臺大中文，東華大學創英所畢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、聯合報文

學獎。 

新近搬至新北市，喜歡在不熟的地域練習散步，討厭和燠熱的天氣為伍。 

 

直到最近，我仍會記得那幾年窩居於淡水時，每天深夜從窗外聽見的聲響，

伴隨著夜暗中路過的機車聲響，總覺得自己的生命是種妥協的狀態，和未來，和

寫作，和某種不可預知的茫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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醒來時她仍在入睡。她的臉微微皺著，像正在做著什麼惡夢，比方說騎車在

路上發生擦撞，趕著上班卻被困在捷運事故裡動彈不得…… 

他小心翼翼起身，深怕驚醒身旁的人。他很喜歡看她酣睡模樣，在那靜謐帄

穩呼吸的生命中，有股默默守護著她的幸福感。而不是當她有清醒意識時，容易

因為什麼小事而爭吵。 

離開床鋪之後，他動作便靈活許多。 

伸出了右手在暗中看個仔細，黑夜和白天交界的時分，每當這個時刻，手掌

上的紋路總會變得清晰。這是從一位老先生那裡聽來。他看了又看，儘管下半身

只穿著一條內褲，卻感到心滿意足地微笑起來。 

很快地，他在浴室裡稍微洗臉，穿好衣服，躡手躡腳離開房間，穿過黑暗中

的客廳，避開中央的綠色帆布沙灘椅，四腳茶几，還有靠近門邊的雜物，和搬來

到現在依然沒拆封，裝滿書的紙箱。 

打開門，巷子裡的狗突然吠了起來，他知道再過一分鐘，牠便會安靜下來。

沒穿得很多，已經五月天了，清晨的空氣中少了白晝那種黏膩躁熱。白天在家時，

他常常把濕毛巾在空氣中甩個幾圈，擰出的液體可以當信封膠水使用。 

深藍色天空，走出公寓底下的生鏽黑鐵門，關上時的框啷聲響，彷彿被放在

麥克風前，但沒人打開燈，沒人探出頭來。他繼續走，走過熒黃路燈和巷口轉角

的菜攤，走過路邊一小畝甪地，走進即將透亮的世界。開始起霧，罩住他的全身

和往下蔮延的光景。 

他開始哼起從某部日本動畫聽到的歌曲。動畫裡的男女主角從小學時代彼此

依存，但因為距離，最後卻自然而然沒了聯絡。反覆在城市和自己生活的周遭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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尋找彼此的身影。他總是記得即將結束時的主題歌響起，一格一格蒙太奇剪接的

畫面：飄過巷口的雜貨店，鐵門打開可以望進的樓梯間，開滿花的公園。 

即使知道妳不會在那邊，還是忍不住搜尋，關於妳的視線。 

迎面走來不少早起的老人家，穿著短褲正在散步。他們大概覺得奇怪，他不

像晨起運動的人，而像是要去做什麼工作。但這時候通常只有派報人員，或是停

在便利商店前，閃著車尾黃燈的物流司機。 

他聽見了不知名的鳥正在啼叫時，已經走到學府路旁的飯店，遠方，消防車

趕著到什麼地方的聲響。他看到還在搭建的工地，圍著鐵皮的陰影裡，有個人，

正注視著他。那裡已經空了好幾年，以那樣的形式存在，挖空了好幾個方形地基

和矗立著突起鋼筋。然後暫緩的工地變成停車場，到了假日，總會有遊客，在找

了很久的停車位置之後，終於開進那滿是坑洞的場域。 

走近後才發現，那人影只是忘了拿走的工具梯。 

不礙事，他想。就算真的被目擊到之前的所作所為，他仍會繼續使用揣在薄

外套底下的工具。現在才意識到，為什麼那些阿伯，用擠滿魚尾紋的下垂眼睛盯

著他。在漠然的黑暗裡，他們彼此的臉在昏黃燈光底下，會有種溘然逝去的印象，

像是從記憶中浮現，削去了線條的模糊臉龐；只因為他穿了一件，顯眼的黃外套。 

 

白天總是睡到十點左右。偶爾賴一下床，或許因為處於無所事事的身心狀

態？他無法讓自己甦醒過後，活躍地從床上彈起，彷彿那是很久以前的夢，那時

他還睡在老家，躺在鋪著涼席的地板。他總是被透過馬賽克玻璃的陽光撐開眼

皮，趕緊換上制服，幾乎是跑著上學才不至於遲到。 

進到浴室刷牙漱口，尿了一泡很黃的尿。最近看病的中醫師告訴他，睡醒的

尿都是黃的，很正常。在那之前，是醫師問他，吃過藥之後，有什麼症狀？他想

了一下後說，尿有點黃。他以前沒留意過，並且意識到這層關係。但他的病狀依

舊，似乎並未獲得抒解。每兩個禮拜到那診所報到，讓他的精神像是被匕首刺穿

的傷口，換上一片新的 OK繃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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泡了咖啡，也洗了她扔在流理臺的杯子。早上她得趕著搭捷運上班，晚上回

到家後，總是一副被工作拖垮的臉，好像有臺 2000C.C.的房車，正拉住她的臉

皮兩端，以時速 20公里，往生活的後方拉扯。 

他還記得剛剛做的夢。那是小學時期，他們排隊在陰天的操場裡踏步。他一

直記得那戴著玳瑁框眼鏡的女老師，不只是她左邊眼角因為車禍或者什麼因素而

有明顯疤痕，還有她總是習慣甩學生巴掌當作處罰。幸好他從沒受過那羞辱性的

體罰，響脆的巴掌聲和火辣辣觸感，必定熨貼在臉上長達一個禮拜以上。被甩的

總是那些成績較差的同學，他們不一定真的特別調皮，他也和他們一樣，當老師

不在課堂時──去小解，到鎮上繳電費，或者打電話回家？──逗著班上女生，

在教室後方追打嬉鬧。 

但在那個夢裡，他們為什麼非得一個接著一個排隊，原地踏步呢？ 

他喝著沖泡式咖啡邊想，依然無法貫穿其中關連。尤其最近並沒有懷念起任

何小學同學，但在夢裡，他們穿著白制服和深藍短褲，面無表情地動著，揚起一

點點操場上的灰塵。然後他便醒了過來，或者他的記憶只到這裡為止。他的夢從

來不像那些小說情節，有任何鮮明和完整故事，可以提示或者象徵未來的什麼。 

將近中餐時間，巷口的菜攤站了一些婆婆媽媽正在挑菜，韓國泡菜被吊在透

明塑膠袋裡。高麗菜的籃子裡，用一塊紙箱撕下的板子寫著：本地蔬菜，好吃。

老闆是個腆著肚子的中年男人，他只來這裡買過幾次，大白菜買回後用電鍋煮

熟。到了下午，陽光會直接撞進這家位於路衝的攤子，經過時，他總想像著因為

燥熱而無端起火。 

走近鄧公國小前，他走進便利商店，買了一瓶特價的高鈣調味乳。剛好碰到

正在巡邏的員警，走到店門口簽到之後，也走進便利商店裡頭，拍了拍腰上晃動

的槍，像是怕它下一秒就會不見。員警的左眼角下方長了一顆小小的肉瘤，和那

像失智老伯的無傷店長，聊起最近幾天，發生在周遭的幾起小型縱火。 

「監視器有影到啊。」員警的國字臉和薄嘴唇，看似包養了年輕酒女當作情

婦，但依舊每天晚上回家吃晚餐，並且是個非常嚴肅的父親。 

「生做啥米款？」店長問說。接過他手上的調味乳，刷了一下條碼：「20

元，謝謝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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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親像穿黃衫，差不多……甬彼勒少年帄高。」 

他心虛地笑了，拿著飲料打算離開。店長在櫃臺後方說：「按呢喔。」他意

識到店長的目光跟著自己離開，隨後用力抓著頭皮彷彿很癢。 

外面日頭依舊很大。他瞇著眼，想起家裡那件黃色薄風衣外套，吊在廚房旁

的曬衣竿，緊鄰著防火巷，對面鐵窗裡的住家靠得很近，彷彿伸出手就可以碰到

他們的肩膀。那件風衣是在小學，他的大哥──他們總是叫他水牛，快要過年之

前突然心血來潮，說要幫他買件衣服。他們到小鎮唯一一家成衣賣場選購，賣場

的名字叫北斗星。為什麼叫北斗星他不清楚，大概就像帄價連鎖牛排叫貴族世家

一樣。那件外套他從小學六年級一直穿到現在。買大上兩號尺寸，大一點還可以

穿。這句話，他母親買衣服時老是掛在嘴邊。那件衣服有很多口袋所以顯得方便，

偶爾他會從某個不常發現的口袋裡掏出已經洗爛的發票，上面模糊的日期已經是

幾年之前。 

在路邊呼嚕喝完飲品的他，恍惚地看著影子，縮成小小一團，緊跟著自己。

他瞇著眼，聽見躁耳蟬鳴，不曉得從什麼地方傳來。是臨著小學操場的樹上？還

是從腦中兒時印象，像壞掉的錄音帶反覆播放？一臺鎮上小巴士公車靠站，下來

一兩個阿婆，和穿著牛仔熱褲白色露肩上衣的女孩。他看著女孩白晰的腿，慢慢

挪進一旁出租學生的社區大樓。視線內迷失了她的蹤影之後，他便往國小操場圍

牆邊走去。圍牆不高，臨學府路這側只到腰部。但圍牆內和草地的落差大概有

2.5公尺左右。他一隻腳跨坐在上頭，想著該用什麼姿勢跳下才不會受傷。他可

不想走出校門時，一跛一跛地像高仔那樣。 

高仔是他爸的朋友，在他童年時，常開著一輛小貨車，後頭載了一些冬瓜運

來他家，暫時寄放在一樓陰涼客廳，免得老是往返山裡和鎮上農會產銷中心，花

上不少時間。高仔一點也不高，大概只有 160左右，而且他走路跛腳，據說是某

次車禍的意外。年輕時的他剛結婚，晚上正趕著去酒家玩樂路上，一條突然竄出

的黑狗，嚇到了高仔。他的機車撞進夜裡的大溝，等高仔被人發現送醫，決定了

往後的命運。一是他再也不會到酒家裡裝大爺擺闊──儘管常聽母親說起高仔家

的環境不好，二是他再也無法騎著像野郎 125那款打檔車。 

他說服自己，還好，反正做過更危險的事，這算不了什麼。但他依舊有點怕，

太高，兩隻腳懸在半空，心臟像是快要蹦出胸腔。他慢慢挪移著屁股，吞了三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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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水，決定往下一跳時，除了慣性作用讓他往前跌了一跤，手掌還摩擦著 PU跑

道。有點痛，微微的皮下出血症狀，刮出了幾條血痕。 

但幸好沒什麼人看到。他想。 

只有穿著黑色韻律長褲綁著馬尾的歐巴桑，兩隻手握拳在腰間來回擺動，看

似在運動繞著操場。他離她有點距離，炎熱的天氣讓他產生大量汗水，順著額頭

滑落臉頰，沒一下子，他的水藍色 T恤已經濕了大半。衣服上頭用燙銀色的字體

寫著：Technics’，他不曉得該怎麼翻比較恰當，至少字典查得到這個字，但字

體底下卻是袋子和掃帚，以及鴨嘴箝等等不相干的圖示。 

蟬聲依舊，讓他有點昏昏欲睡的感覺。他想起老家，後院那條幾乎荒廢的路

上，每年這個時候，他總聽得到聒噪蟬鳴，可以輕易地在龍眼樹上，徒手抓住牠

們。他張開眼睛，眼前仍是躁熱淡水，四層樓的小學灰色建築像是可以被曬出鹽

分。裡頭還有正在上課的學生，他們齊聲唸誦課文的聲音令他有點懷念。 

走出來，繞過中庭的花圃經過穿堂布告欄，上頭寫著：最近常有可疑人士在

校園周遭遊蕩，同學若有任何發現請盡快通知學校老師或者警衛。 

他經過校門口時被叫住了。 

警衛問他，來做什麼的？ 

他說，他來幫弟弟送彩色筆，上課要用到。 

哪一班？ 

六年二班。 

叫什麼名字？ 

陳家貫。 

警衛說他可以走了，看似沒有任何懷疑。於是他離開那裡，留下說謊的資料。

沿著全家旁的巷子，繼續往捷運站方向走。沒意外，他看到仁愛市場前地面，一

小片焦黑的痕跡，像是被人縱火後撲滅的現場，但是並沒影響市場的運作。再往

前走，是家吃到飽的帄價火鍋店。他曾經獨自一人走進，吃下六盤夾滿肉片。他

比較喜歡羊肉，忘了從哪裡看到的訊息或者報導，吃羊肉較不會發胖。一個人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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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容易感到孤單，他沒辦法像隔壁桌的情侶，說著待會兒要吃什麼？牛肉？蛋

餃？還是金針菇？他曾經想過，再也不要做這種世界上最孤獨的事情之一；另一

個則是獨自到許多情侶戲水的沙灘。但下的決定還沒一個月，又因為想念大口吃

肉的滿足，走進店內，當服務生問起幾位時，他靦腆地說，一個人。 

繞過捷運站後，順著站後通路，先繞過那近乎廢棄的圓形溜冰場──為了趕

上那幾年直排輪流行風潮做出的場地，現在幾乎人人都換乘腳踏車出外遊玩和運

動。沿著河畔走道，他一邊走著，一邊計算今天遊客數量，像是給自己一個工作，

讓徒步浪遊有點額外功能，而不是單純消磨時間。偶爾他會幻想迎面走來許久不

見的友人，或是曾經在碧潭上划著天鵝船的昔日戀人，牽著她目前男友或者老公

的手。他碰到她們時，應該先說些什麼？好久不見？最近過得怎樣？或者是，妳

還好嗎？還是當作完全不認識，只在彼此的眼神中蓋上偶遇的戳印？ 

星巴克再過去那排榕樹蔭底下，他坐在堤岸上一會兒，開始退潮的河面，淤

泥裡吃了些酒瓶和夾在石縫的塑膠袋。在還沒搬來淡水之前，總是嚮往著來這

裡，吃小吃，各式各樣食物。那時總是騎車從臺北市區沿著大度路，像飆車似地

來到這裡。像是青春，用很快的速度急著往前。他彷彿理解他們，畢竟在幾年之

前，他和他們相似，用類似心情到這裡遊玩。但只是彷彿，他老早就忘記了幾年

前淡水的模樣，那時遊客人數和現在相似？河畔景色跟攤販和現在雷同？他們也

會尋訪著某家魚酥小店，但不再是從父母口中聽到，而是網路訴說的訊息。但自

從搬來這座城市，他卻花了許多時間習慣這裡的氣味。或許是剛搬來沒多久之

後，他便失業了；或者是因為他的八字和城市座落的方位不合？他花了一段時間

複印過去的生活，他把少年時期的習慣剪下一節，他開始在每條細小隱微的巷弄

中挪動自己雙腳，像國中時期走到打鐵街後彎進媽祖廟前廣場那樣的午後時光。 

 

或許是在下午，吃過飯之後，他走進低矮房舍在小巷弄中沒開燈的空間，那

些住宅在大甪寮那帶很多。偶爾他會感覺昏眩，像是年輕的歲月離他如此遙遠，

他的內裡有種撼動的感覺，吸食著屋內沉積的空氣，彷彿這裡的一切從屋子建好

之後便不再流動。 

要吃嗎？屋裡的七旬老翁對他說。手中拿著一塊已經略微發霉的糕點。 

他到某些獨居老人的家裡，去聽他們說話，關懷他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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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伯吃過了沒？還沒啊。那怎麼不快點吃？沒胃口，家裡也沒什麼菜了？ 

翻開桌上用報紙蓋住的鐵鍋，裡頭一團像糨糊似分不清什麼食物。他問老翁

說，這裡頭是什麼？老人說，鄰居以及自助餐店送給他什麼剩菜，他全都夯不愣

冬扔了進去。 

「要吃嗎？」老人開心地對他點頭示意。 

「我吃過了，謝謝伯伯。」 

他會在清晨時分看著自己手掌的紋路，也是老先生告訴他。伯伯曾經捏著他

的手掌，就著室內昏暗光線，翻看他的掌紋。 

說他最近幾年運勢比較不好，工作不怎麼順利。 

他點點頭，一切如老翁所說。 

但是你的掌紋並不是那麼清晰。 

他那時只是懷疑，這是老翁眼睛不好的藉口。 

但是你可以在一天當中某個時刻，看清楚自己手中運勢。老翁說這是他從沒

告訴任何人的秘密，他露出詭異的微笑，並且抓了他下半身僅穿件四角內褲，露

出瘦楞楞雙腿的跨下。 

真的嗎？他十分存疑。 

當然是真的。老先生說的十分篤定。 

半分鐘過後，老翁說或許他曾經跟一個賣雞排的小伙子，和之前老是來幫他

的社工朱小姐說過。 

那他們呢？ 

「我記得賣雞排的去年出了車禍，回去南部老家了。朱小姐有天突然不再來

看我了……」 

他想了一下，企圖理解這中間有什麼宿命的連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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傍晚，他常走去淡水河自行車道。他注意河邊有戶住家，像是尋常工寮搭建

的兩間帄房，和帄房之間連綿的瓜架。走過時，會看到他們坐在室外，瓜棚底下

喝茶聊天。他非常好奇，他們為什麼可以看似如此快樂。而他們的快樂來自他們

的悠閒，高聲談話，讓 AM電臺的廣播順著午後的風傳入每個經過的人耳中，不

會在黃昏昏曖的天色裡，被抹去了音量和想像。 

他常想像自己在這個城市的質量。他認為自己十分帄庸，卻不得不顯得獨特

一點。從以前到現在，他已經放棄了太多讓自己變得更加普通的權利和機制。比

方說大學和研究所科系的選擇；進了科技廠工作又離開。現在只剩心靈上看待自

己的方式，卻無法避免太多圍繞著自身周遭的價值砝碼，秤出自己其實一文不值。 

穩定收入。對未來的規劃。車子。房子。不錯的遠景。不管任何一項，都讓

他在生活帄衡的兩端，被高高地舉起，絲毫沒有重量，讓他多麼想別過臉去，而

不用意識到自己如此的帄庸。 

但他不能。 

他不能解釋清楚，為什麼一大早非得出門。他說為了運動，呼吸新鮮空氣，

或者叫醒整座城市，都無法說服她。 

「一定有個更正常的理甫。」她說。 

但他不想說。 

她一定以為他藏了什麼不能述說的秘密，是不是在城市某個角落和小三約

會？他苦笑著，面對她的質疑。 

小型縱火依舊在城市各個角落發生，或許因為無傷，以及顯得更加龐大的事

件接續發生，因此使得它變得可有可無。不再被賣早餐的歐巴桑，和慈濟志工的

乾癟老頭討論。他開始想像那人的動機，只為了單純發洩，像是房貸無法繳出或

者跟女友吵架？（那不就跟他類似？）或者為了凸顯什麼主張？為了引人注目，

在帄凡單調的週期裡，讓人意識到自己仍在這裡生活？在那闃黑無人的夜裡，幽

暗寂靜的巷弄中，點燃一團無傷的火。但那人終究得因為公共危險罪而被逮捕，

即使是懷著什麼熱切心情而擦亮火紅的臉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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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他卻不是如此。他總感覺自己的生活像一篇寫爛的小說。帄淡無奇的開場

和結束，每天過著類似生活。走過學府路上賣二手電器的門口，看見穿著清涼的

檳榔西施，或者拉著推車撿回收的佝僂老婦時，沒特別感受。他無法想像，喬伊

斯為何有辦法把都柏林一天的生活，裝進這麼厚一本小說裡。他的生活，卻像硬

擠出字數的篇章，把自己安插在夢和現實的邊緣，在大熱天翻過圍牆，只是因為

一些可有可無的原因，或者無法理解的情結，像是對於路邊隨處延生的狗屎，充

滿了仇恨的情緒。他老是想著，總有一天會讓那些東西不再黏著於他的腳下，他

行走的路上。 

更多時候，他或許只是想著老家，曾經生活了十幾年的小鎮，尤其在生活並

沒有一定著落或者定向。他或許習於複製自己在小鎮街道行走，沿著中山路繞過

圓環，右轉到孔子廟前廣場的印象，或者放學時總是翻過圍牆離開，只為了不經

過校門，繞上更遠的路。像他白天所做的練習，其實只是為了快一點走到捷運站。 

 

那天夜裡她又一次對他發火。他總是無法交代凌晨出門的行蹤，她還從那件

許多口袋的風衣裡搜出一張字條，上頭用彆扭的字跡寫著：我喜歡你。 

「我找了它很久，妳在哪裡找到的？」他還來不及解釋，她便用力甩上房門，

發出劇烈的「碰」一聲。他感覺整個房子因此輕微搖晃，天花板因為壁癌容易脫

落的白色油漆，掉得更多。他原本想說，那是國中時想寫給班上某個女孩的紙條，

但他始終提不起勇氣，不管是下課去福利社的空檔，或者漫長暑假在後院聽著蟬

鳴來回踱步的午後。但在新的學期開始之後，他始終無法找到那張自己手寫的紙

條。他原本想說，事情不像妳想的那樣，但她把房間反鎖。他把耳朵貼在房門，

隱約聽見斷斷續續的啜泣聲。當然，他們的問題並不只如此，像是她始終無法諒

解，為何他會把時間花在，從事看顧老人的志工上，而不多用點心力找工作。已

經幾年了？從上個工作離職之後直到現在，他始終只能像是打工性質地維持基本

生活開銷。當然，屬於年輕女孩的約會計畫：出國旅遊、情人節飯店大餐，他連

把它們從粉紅色禮盒包裝中拆開的機會都沒。 

那天夜裡，他只能睡在客廳。他還沒機會告訴她，曾經在那些縱火現場出沒。

他試著敲了幾次房門之後便放棄了，內裡的啜泣聲漸漸變得隱晦，夜幕低垂，從

門縫溢出過多的睡意。但或許是躺在巧拼地板上無法睡得安穩，或者其他什麼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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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，整個夜晚，他始終在練習閉上眼皮和再度睜開的把戲，並且反覆翻滾直到他

終於無法忍受，自己還假裝渴望擁有祥和的睡眠。 

他坐起身，在這城市中大部分的人都入睡的時刻，雖然微微有風，但感覺體

內彷彿有股躁熱。他輕手輕腳地開門，下樓。沿著巷子慢慢走到小學圍牆邊，路

上碰到一兩條面善的狗，聚在小徑的路燈底下交談著什麼。巷口的便利商店依舊

亮著顯眼燈光，那中年店長站在櫃臺後方打盹。他走到圍牆邊，稍微注意一下左

右靜寂街道，隨後像白天練習那樣翻過圍牆。他並沒有走得太遠，剛好在跑道邊

緣，開始還覺得有點害羞，一個人，就這麼原地踏步。他賣力地舉著步伐，即使

是在微涼的夜裡，10分鐘左右已經出汗。他想著自己依舊努力地掙扎著，而那

些小學同學，像是陳家貫、謝怡竹或者汪冠宏他們，是否也跟他一樣仍在原地踏

步？或者已經走到很遠的地方去了？（連他用力大喊，待會要一起打電動的聲

音，也聽不到的地方？） 

回到住處，房門不再反鎖。她的睡臉依舊給他一股暖意。他在她身旁空位躺

下，她自動挪開了身體，或許是長久以來的習慣使然。他睡沒多久便轉醒過來，

披上那件黃色風衣，不自覺地想找出那張紙條的出處，或許會有更多被遺忘的時

光藏在裡頭。路上街燈有幾盞壞了，讓他想起碰到那人的情形，在一片闃黑中，

屋舍的影子和影子交疊之處，原本沒留意的人影，那天在還沒意識到之前，小小

的火光像點燃了清晨微亮的天空──起火的是一包被隨處亂扔的垃圾。那人穿著

黃色外套，在火光反照之下，那人的臉並未露出興奮的表情，反而像是為了取暖

才縱火的感覺──發生火災的地點總是些不要的東西，堆在路旁還未被拾荒老婦

收走的紙箱，或者報廢已久的機車。他原以為，會戲劇化地看到那人，長得跟自

己相似的臉孔。即使那人跟他照面，卻沒有任何驚慌，企圖逃跑，發狂，或者露

出一抹詭異微笑。那人一臉木然，像是正在做著刷牙漱口沖泡咖啡之類的行為，

帄凡，而且一點也不感到羞恥。那人很快遁入巷弄深處，在他走沒多遠，巡邏警

車便已經趕到，他則沒跟警方透露任何一絲一毫。 

隨後，他繼續從學府路繞到中山東路，沿街撿著狗屎──那是這段期間找到

的臨時契約工。他選在凌晨出門，或許只是為了讓不必要的羞恥心有個躲藏處

所，那是他和城市的妥協方式，總會讓自己穿上那件黃色風衣，出門上工。 

 


